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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壇經贊 
宋明教大師契嵩撰（1054） 

 

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至人

謂六祖，篇內同)。何心邪？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

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乎明，凡

言乎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妙心一也。始釋迦文

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龜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鑒(六祖

諡號大鑒禪師)，大鑒傳之而益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

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

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曰

真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心者，曰菩提心者，諸修多羅其類此

者，殆不可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一者也。義有覺義、有不覺義，心

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別其正心也。方《壇經》之所謂心者，亦義

之覺義，心之實心也。 

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乎龜氏教外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滯迹而

忘返，固欲後世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

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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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謂也。聖人之道以要，則為法界門之樞機，為

無量義之所會，為大乘之椎輪，《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法諸佛之

祕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要乎其於聖人之道，

利而大矣哉。是故《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

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

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

其不可思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絕待，謂之

默體，謂之冥通，一皆離之遣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

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

裁之，則無所不當也。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修心，則所詣至

正；施於崇德辯惑，則真忘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救世，

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厭，彼謂即心即佛。淺

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

然邪？然百家者，雖苟勝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群經，

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說之，有倫有

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可擬乎？

可議乎？不得已況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

薩藏之正宗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

《壇經》曰定慧為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者，明也。

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

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一行者也。無相為體

者，尊大戒也。「無念為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為本者，尊大慧也。

夫戒定慧者，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資也。以一妙心

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

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

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

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

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

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眾惡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

眾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為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為也。

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

非夫般若，不宜也、不當也。至人之為以般若振，不亦遠乎！我法為

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從來默

傳分付者，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闇證也，真而密之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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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此法而輒謗毀，謂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 

偉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迹效，其因真、其果不謬，前

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若大川

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

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迹，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

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謂果。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

之正因也。迹必顧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顧乎迹，謂之大乘也。乘

也者，聖人之喻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夫聖人之道，莫至乎

心；聖人之教，莫至乎修。調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觀；軌善成德，

莫至乎一行三昧。資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

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相戒；篤道推德，莫至

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

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大志。天下之窮理

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過，莫善乎不謗。定慧為始道之基也；一

行三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

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無相戒，戒之最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

相懺，懺之至也。三歸戒，真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範也。為

上上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戒謗，戒之當也。 

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

者復明，所以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之，故曰

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

為行藹如也；至人頹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修而修之

也，以正證而證之也。於此乃曰，罔修罔證，罔因罔果，穿鑿叢脞競

為其說，繆乎至人之意焉。噫！放戒定慧而必趨乎混茫之空，則吾未

如之何也。甚乎含識溺心而浮識，識與業相乘循諸響，而未始息也。

象之形之，人與物偕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邪？得其形於人者，

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聖人懷此，雖以多義發之，而

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猶有所不醒

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壅，平平之人以無記惛，及其感物而

發，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曖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

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博之。若蒙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

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不見而却蔽固，終身而不

得其審焉。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心也，

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湊，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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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矣。 

聖人既隱，天下百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壇經》之宗

舉，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排雲霧而頓見太清，

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

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

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

謂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語」

者，以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而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

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經盡理也。而菩薩所謂即

是宣說大涅槃者，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人出世(即四依也)護

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說與經同

故，至人說經如經也。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經

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變之、通之而不苟滯也。示法非文字故，

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

也。聖人命之而至人效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勳者也。 

夫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席

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為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

智生而知之，將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歿殆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

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

天且厭之久矣，烏能若此也。予固豈盡其道，幸蚊虻飲海亦預其味，

敢稽首布之，以遺後學者也。（見《鐔津文集》卷三） 

 

（2）六祖法寳記敘 
宋吏部侍郎郎簡撰（1056） 

 

按《唐書》曰：後魏之末有僧號達磨者，本天竺國王之子，以護

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為記，以世相

付受。達磨齎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為之事，達磨

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以其法傳慧可，可傳僧粲，粲傳道信，

信傳弘忍，忍傳慧能，而復出神秀。能於達磨在中國為六世，故天下

謂之六祖，《法寶記》蓋六祖之所說其法也。其法乃生靈之大本，人

焉、鬼神焉、萬物焉，遂與其清明廣大者，紛然而大異，六祖憫此乃

諭人，欲人自求之，即其心而返道也。 

然天下之言性命者多矣，若其言之之至詳，理之之至當，推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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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悉，而釋氏得之矣。若其示之之至直，趨之之至徑，證之之至親，

而六祖之於釋氏，又其得之也。六祖於釋氏教道，可謂要乎至哉！ 

今天子開善閣記，謂以本性證乎了義者，未有舍六祖之道而有能至於

此者也。是則六祖者乃三界之慈父，諸佛之善嗣歟。偉乎！惟至聖而

能知至道也。 

然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為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

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1054），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

為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

粲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工鏤板以集其勝事。 

至和三年（1056）三月十九月序（見《鐔津文集》卷十一） 

 

（3）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序 

古筠比丘德異撰（1290） 

 

妙道虛玄，不可思議，忘言得旨，端可悟明。故世尊分座於多子

塔前，拈華於靈山會上，似火與火，以心印心。西傳四七，至菩提達

磨。東來此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有可大師者，首於言下悟入，

末上三拜得髓，受衣紹祖開闡正宗，三傳而至黃梅，會中高僧七百，

惟負舂居士，一偈傳衣為六代祖，南遯十餘年，一旦以非風旛動之機，

觸開印宗正眼。居士由是祝髮登壇，應跋陀羅懸記，開東山法門。韋

使君命海禪者錄其語，目之曰《法寶壇經》。大師始於五羊，終至曹

溪，說法三十七年，霑甘露味，入聖超凡者，莫記其數。悟佛心宗，

行解相應，為大知識者，名載傳燈。惟南嶽青原，執侍最久，盡得無

巴鼻。故出馬祖石頭，機智圓明，玄風大震，乃有臨濟、溈仰、曹洞、

雲門、法眼諸公巍然而出，道德超群，門庭險峻，啟迪英靈，衲子奮

志衝關，一門深入，五派同源，歷遍罏錘，規模廣大。原其五家綱要，

盡出《壇經》。 

夫《壇經》者，言簡義豐，理明事備，具足諸佛無量法門，一一

法門具足無量妙義，一一妙義發揮諸佛無量妙理。即彌勒樓閣中，即

普賢毛孔中。善入者，即同善財於一念間圓滿功德，與普賢等，與諸

佛等。惜乎《壇經》為後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大全之旨。德異幼年，

嘗見古本，自後遍求三十餘載，近得通上人尋到全文，遂刊于吳中休

休禪庵，與諸勝士同一受用。惟願開卷，舉目直入大圓覺海，續佛祖

慧命無窮，斯余志願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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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中春日敘。 

 

（4）六祖大師法寳壇經跋 

元宗寳跋（1291） 

 

    六祖大師平昔所説之法，皆大乘圓頓之旨，故目之曰經。其言近

指遠，詞坦義明，誦者各有所獲。明教嵩公常讚云：天機利者得其深，

天機鈍者得其淺。誠哉言也。 

    余初入道，有感於斯，續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

因取其本校讎，訛者正之，略者詳之，復增入弟子請益機緣。庶幾學

者得盡曹溪之旨。按察使雲公從龍，深造此道。一日過山房，賭余所

編，謂得《壇經》之大全。慨然命工鋟梓，顓為流通，使曹溪一派不

至斷絶。 

    或日：達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盧祖六葉正傳，又

安用是文字哉？余曰：此經非文字也，達磨單傳直指之指也。南獄、

青原諸大老，嘗因是指以明其心，復以之明馬祖、石頭諸子之心。今

之禪宗流布天下，皆本是指；而今而後，豈無因是指而明心見性者耶？

問者唯唯，再拜謝曰：予不敏，請併書於經末，以詔來者。 

    至元辛卯（1291）夏，南海釋宗寳跋。 

 

（5）高麗版德異本《六祖壇經》 

萬恒跋（1300） 

    

妙矣哉，實宗門之關鍵，儉歲之稷梁也。辭簡而樸，旨省而深，

非識智之所能擬議也。大圭不琢，貴乎天真；至言不文，尚於理實，

師言之謂歟？後之傳之者，率意增捐，或圖易曉，添糅鄙談；或務節

略，削除聖意。故先是行於東國者，有數本焉，率皆舉略而遺全，循

訛而失正。苟非智眼精明，洞炤不惑，其詳略真贋,何從而信之哉？ 

    中吴休休蒙山異老，具向上宗眼，嗣烈祖正脈，籠羅古今，衡鑒

邪正，不濫絲毫，人所敬信者也。尋得大全之古本，既板而壽其傳，

使域外之乳，普霑衆口，又欲廣其法施也。越大德二年春，附商寄來，

囑以流通、法施之願。 

    予亦不淺，得慶幸。遂乃重鏤，庶流布于無窮也。所期參玄之士，

但向未開卷前著得活眼，續佛慧命。慎莫泥句沉言，滅胡種族。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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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志，其有茲乎？ 

    四年庚子七夕，住花山禪源萬恒謹題。 

（日本京城帝國大學圖書館收藏明嘉靖年間朝鮮刊行《六祖壇經》之

跋） 

 

（6a）重鋟曹溪原本法寶壇經緣起 

王起隆（1652） 

 

余家藏有萬曆元年癸酉（1573 年）李見羅先生重刻「曹溪法寶壇

經原本」一帙。先居士秀川公手澤存焉。其本之善。段絡渾成。理趣

周匝。視諸方刻本絕異。童習迄今。珍逾拱璧。今夏攜過研山。偕道

一主人展閱。適有楞嚴經坊所刻方冊壇經在案。取一對之。則竄易顛

倒。增減刪改。大背謬于原本。未有如是極者。蓋至元辛卯元僧宗寶

改本。而徑山寂照庵於萬曆己酉（萬曆卅七年，1609）刊行者也。 

夫佛門宗印。一絲不得走移。祖師言句。一字不容增減。壇經開

頓教門。五宗之所自出。固佛祖心髓也。可竄易乎。可顛倒乎。可增

減刪改乎。自至元迄今。三百餘年矣。即萬曆己酉迄今亦四十四年矣。

東南所行壇經。罕見曹溪原本。概多宗寶方冊。方冊改本之雲霧不除。

曹溪原本之杲日青霄何從見仰。洵可悲可痛。必先商流通原本。方可

徐議銷毀改本也。道一主人護持祖命。念切救頭。當以原本立付剞劂。

複屬餘字櫛句比。詳明楷定。以告諸方。余非樂為索瘢。要惟千秋法

寶。明晦攸關。何敢安於襲舛。 

竊謂宗寶之自用自專。大舛大錯。當以佛法四謗定之。佛祖建立

一切法。後人增一字為增益謗。減一字為減損謗。紊一字為戲論謗。

背一字為相違謗。四謗不除。即百非俱起。退眾生心。墮無間罪業。

不通懺悔矣。宗寶之於壇經。按之四謗。實無所不有。數其大端。更

竄標目。割裂文義。顛倒段絡。刪改字句。其膽甚狂。其目甚眯。安

得再遲鳴鼓之攻哉。 

考祖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發。說法利生三十七載。門人法海等

錄為壇經。然壇經付囑流通文中載祖將順世時。示門人法海等曰。我

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

傳授。據此。則法寶壇經四字。為祖所自立。抄錄雖屬門人。全文實

祖自鑒定矣。可一字更易耶。大藏壇經不載品目。曹溪原本。則分悟

法傳衣第一。釋功德淨土第二。定慧一體第三。教授坐禪第四。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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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悔第五。參請機緣第六。南頓北漸第七。唐朝征詔第八。法門對示

第九。付囑流通第十。此十目中。目各四字。按之全文。字字具有原

委著落。即非祖所自立。必當時得法弟子如行思懷讓、親炙門人如法

海神會等之所製造。非唐以後人臆置明矣。可恣臆割裂耶。 

今宗寶之改本標目。則盡改四字為二字。行由第一。般若第二。

疑問第三。定慧第四。坐禪第五。懺悔第六。機緣第七。頓漸第八。

宣詔第九。付囑第十。按于全文。便不賅不括而無原委。不彰不明而

無著落。如山無來脈。水無來源。一望而神氣索然矣。非減損謗與相

違謗兼有之者耶。此大頭顱之最舛謬也。 

載將逐段血脈條分縷析之。 

○如悟法傳衣第一。大師一日所說也。宗寶妄嫌繁長。割截上半

行由得法事意為行由第一。于原文末增出一眾聞法歡喜作禮而退十字

以結之。是無尾生尾也。割截下半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為般若第二。

于原文上增出次日韋使君請益。師升座告大眾曰十四字以始之。是無

頭安頭也。夫一日所說法。可截為兩日乎。若以繁長。佛七日演華嚴

竟。傅大士一語講經竟。繁乎不繁乎。悟法傳衣。悟何法。正悟摩訶

般若波羅蜜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之法也。分一篇為兩截。則悟法何安頓

乎。前半但說行由。尚未說法。何得遽著一眾聞法歡喜作禮而退之語

乎。此皆割裂不通。首犯相違戲論兩大謗者。因一節差錯。遂節節差

錯矣。 

○下此移釋功德淨土第二分作疑問第三也。夫功德。掃有為功德。

顯自性功德也。淨土。掃十萬八千西方。顯自性西方也。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之的旨。攝盡無餘。單標疑問二字。瑣細可得諮諏。何能賅此

極大因緣。此減損謗也。 

○移定慧一體第三分作定慧第四也。定慧一體者。指定慧與一行

三昧與正教無有頓漸為一體也。祖師文字。正以錯綜愈妙。定慧等學。

即是一行三昧。一行三昧。即是本性頓教。宗寶執泥定慧二字。遂將

一分分為三截。移出一行三昧後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至亦複如是十句

四十六字。作定慧一截。下一行三昧及正教無有頓漸。各增師示眾云

四字。共增八字。分為二截。三截判然。定慧則定慧矣。一體成何一

體乎。割剝聖文一篇貫串。鼎峙橫分。使血脈隔別不通。增益戲論相

違謗三備之矣。 

○移教授坐禪第四分作坐禪第五也。文本一篇。截成兩段。去此

門坐禪上轉文一然字。直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至卻障道也。後一段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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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前一段。而削去淨名經云三句計十二字。師示眾云善知識何名坐禪

至自成佛道前一段移作後一段。既顛倒聖文矣。淨名經與菩薩戒經二

經文。乃教授坐禪公據。承上貫下之文。削淨名。存菩薩戒。輪翼不

能偏運。豈非腰截經文耶。減損戲論相違謗亦具足焉。 

○移傳香懺悔第五分作懺悔第六也。此一大分五香、四弘誓、無

相三皈依戒、一體三身自性佛。內有四大段落。合無相頌為五。得不

分截幸矣。但懺悔先之傳香。正以傳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解

脫知見香五分香。故此懺悔足賅四弘誓等大法也。單提懺悔二字。人

天小果何所不可名乎。非灼然減損謗乎。 

○移參請機緣第六分作機緣第七也。其尤謬者。宗寶自跋有云。

取其本校讐。訛者正之。略者詳之。複增入弟子請益機緣。庶幾學者

得盡曹溪之旨。夫弟子請益機緣。六祖被機點化說法。利生之大。如

法達之於法華。智通之於楞伽。志道志徹尼無盡藏之於涅槃。關如來

大經旨趣之大者。青原之不落階級。南嶽之修證不無污染不得。永嘉

之一宿覺。關五宗要領參取無生綱宗之大者。當日壇經問答。公案昭

然。宗寶猥云增入。夫增入者。本無而有。本少而多之謂也。宗寶不

幾貧劫剽財。遽稱陶頓耶。大妄語增益謗之謂何。 

○移南頓北漸第七分作頓漸第八也。南北伊何。南能北秀也。南

以本來無一物為宗。是名曰頓。北以時時勤拂拭為宗。是名曰漸。北

秀心服南能。而北之學徒忌祖傳依得法。笑南不識一字。秀因以獨得

無師智曉之。分中數條。不離此指。故曰南北頓漸。今離南北而但曰

頓漸。不幾顧一指而失肩背與。此大減損謗也。 

○移唐朝征詔第八分作宣詔第九也。夫征者。征祖赴京供養請益

也。爰有內侍薛簡詔迎問答表奏祖語。及祖上表辭疾。詔從師便並奉

磨衲袈裟、敕韶州修飾寶林寺宇。並賜新州舊居為國恩寺之事。蓋其

時則天登伽。中宗癡豎。宸極淫穢。祖不肯同安秀二師輕出。乃祖師

自重出處。但曰宣詔。宣何詔乎。不抹煞六祖之高潔乎。是又減損謗

之大者。 

○將法門對示第九付囑流通第十兩分扭作一分。改為付囑第十也。

義尤可駭。夫法門對示。以三科對示十八界。以十八正祛十八邪。可

掩抹耶。三十六對。天然佛法。可瞞盰儱侗耶。自太極元年壬子七月

以下思理楫歸新州示最後語。方是付囑。法門對示。全屬說法。不得

混為付囑也。初截一分為兩。是斷鶴脛使短。末紐兩分為一。是續鳧

頸使長。戲論之謗。至於此極。一質原本。罪過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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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各段絡之大錯也。 

又有關係血脈天然呼吸照應。妄行增減。窒礙壅淤。為開門見山

大錯之昭彰者。 

○曹溪原本開章悟法傳衣第一文中。大師告曰下。有善知識淨心

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大師良久複告眾曰二十二字。此二十二字。與後文

我今為說般若波羅蜜法汝等各得智慧一段。呼應極其喫緊。今直云大

師告眾曰善知識菩提自性云云。此上刪去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良

久複告十八字。能一聞經下。上有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十字。與後文

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

悟一段。呼應及其喫緊。今刪去云字下十字。前段良久二字。從上佛

祖說法。以楔出楔。俱用此二字為鞭影。與後文祖出坐磐石上為惠明

說法明良久二字。又一呼一應。極其喫緊。況後段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一句。的系六祖悟由。宗寶不知何見。擅行刪去原文。使後文之述盡

失精彩。如此慧命攸關。盡情抹煞。豈非減所必不可減。為減損謗之

重大。不通懺悔者與。 

○祖三鼓入室得法何期自性十句下。原本云祖知悟本性即名丈夫

天人師佛。只十三字。此當下印許。擊石閃電。應弦倒之箭鋒機也。

宗寶又不知何見。妄増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本心見自本性

二十字。機語遲滯。箭鋒落之繞矣。虛空打橛。平地骨堆。一線有差。

白云千里。豈非增所必不可增。為增益謗之重大。不通懺悔者與。 

○他若：原本有我亦要誦此結來生緣同生佛地十三字。改作細註。

去同生佛地四字。 

○又原本有五祖歸數日不上堂至眾乃知焉四十三字。亦改作細註。

又原本有明回至嶺下至咸以為然二十八字。亦改作細註。咸以為然下。

有惠明後改道明避師上字十字。原本特作細註。又原本中細註更有四

處。共長短五段。則知細註乃後人增益。不得以細註混失正文。甚明

也。 

○傳香懺悔第五分中。原本我有一無相偈若能誦持。訛作師持。 

○參請機緣第六分中。原本法海參祖即心即佛偈定慧等等。訛作

等持。此亦減損相違謗也。 

○懷讓參祖文。原本有西天般若至不須速說二十七字。今添細註

云一本無此二十七字。夫馬駒踏殺天下。此西天般若多羅預讖。佛祖

觀未來際。如觀掌中菴摩羅果。此而為疑信有無語。則供養十方羅漢

僧與逢懷止遇會藏之讖。俱浪蕩語矣。 



11 
 

○智隍參祖文。有汝擔心如至無不定時也三十五字。今細註云。

一本無此三十五字。止云師憫其遠來遂垂開決。不知大法不可以輕心

慢心求。至人為法忘軀。立雪斷臂。腰石舂米。即榜樣。何有于路之

遠來。三十六字開示大定最明。若無此。則開示更屬何語。不反滋千

古不決之疑乎。此等則增益戲論謗之大者。 

○方辯參祖文。原本至人天福田止。今添入師仍以衣酬之細字四

行計六十九字。夫方辯固以香泥塗師肉身者。瘞衣事屬不經。原本所

無。何得妄混。 

○付囑流通第十分末文。達摩所傳信衣中宗賜磨衲寶缽及方辯塑

師真相並道具等。原本有主塔侍者尸之六字。尸。主也。此主塔侍者。

上足令韜也。令韜即對張淨滿處分事為柳守嘉歎者。宗寶妄行削此一

句。于禪門築室獨居之賢。湮沉本末矣。此盡四謗紛紜百非俱起之大

錯也。 

宗寶于宗門向上佛祖慧命事。全然望洋。再讀其跋語。有曰。余

初入道。有感於斯。續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因取

其本校讐。訛者正之。略者詳之。云云。夫壇經非文字。乃祖意佛心。

曰初入道有感於斯。已為悠悠浮泛大不中理之談矣。訛者正之。是其

減損。略者詳之。是其增益。曰三本不同。曰其板漫滅。是其明知信

臆改竄相違戲論。亦有不安於心。以數語為逋逃重業之飾辭也。 

又見陸五台先生有刻壇經一跋云。壇經乃曹溪弟子法海集。元僧

宗寶裒益成書。微言具在。惟科門對法辭多不倫。存之。問知道者。

是五台亦未得見曹溪原本。而曰裒益成書、曰科門對法不倫、曰存之

問知道。固閱之不安於心。危疑不定之微詞也。 

或者曰。破句讀楞嚴。不妨得悟。近且有為壇經節文者矣。何子

齗齗不置。如老吏勘獄之為。余應之曰。悲乎。子之言。祖庭草滿。

佛日沉山。宗燈熄焰。干城正法之士。雖捐頭目腦髓以爭。烏能已也。

壇經五宗宗印。流出現量祖心。如起世界之山河既定。為巨室之樑柱

已安。宗寶之徒。不知妄作。乃以螢火上藐太陽。可任其存留。作舞

文法寶之俑。開迷誤眾生之罪耶。古德錯下轉語。罰作野狐。昭明科

分金剛。苦受地獄。壇經宗趣。無欠無餘。有何有餘可節。有何不足

可文。此亦宗寶之盲盲相引者。六祖常寂光中。其安之耶。 

今與道一主人矢願梓傳。其經坊方冊舊板。願為文明告六祖。公

請銷毀。免留為紫朱苗莠之殃。此六祖放大光明之日。余得藉以慰先

居士夙心。成一大時節因緣。龍天實鑒之矣。玄黓執徐且月既望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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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曹溪弟子西池王起隆薰沐敬識 

  

（6b）重訂「曹溪法寶壇經原本」跋 

譚貞默跋 

 

不慧弟子福征。默自揣。歷劫鈍根。無能一超直入。自追隨曹溪

憨祖于寂照宗鏡之間。親炙最深。以至覿面大善知識。不知幾何人。

終未曉何者為勾當公案。上至曹溪盧祖壇經。每一展誦。但知欽其寶。

全莫探其奧。惟日從眼耳鼻舌語言文字中作鬼窟活計耳。此如語實語

不誑語也。既從南雍休沐裡居。惟日與止菴遐道人轢參道人兩公作落

草盤桓事。一日遐道人奉其先秀川公所藏法寶壇經曹溪原本至研山敝

廬中。不慧相與讀之。見開口豎義第一句曰。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

若波羅蜜大師良久乃複告眾云云。一時梵語華言。以至威音王前這著

子。早已和盤托出。回思疇昔所習壇經。絕無此段語句。駭歎之際。

輒取徑山化城所刻楞嚴經坊所行方冊對閱之。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

句悟因。亦行刪去。止云一聞經語。竟不曉所聞云何。僅述後文。早

失呼應。如許擅筆訾謬。不堪屈指。若夫更竄標題。去四字作兩字。

則失本來面目。顛倒段絡。或離一為兩。或合兩為一。則斷次第血脈。

刪改字句。或減有而無。或増無而有。或更大書作細註。或添細註混

大書。則塗糊全部精光。幾於青蠅玷璧矣。今藏本前擅題云。風幡報

恩光孝禪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寶編。後跋略云。余初入道續見三本不同。

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因取其本校讐。訛者正之。略者詳之。複

增入弟子請益機緣云云。又題至元辛卯夏南海釋宗寶跋。即此數語。

自供顛倒壇經罪案。已無遁形。計自唐代太極壬子迄元代至元辛卯。

已曆五百八十四年。宗寶不過住持光孝。非關得法禪和。何得妄稱嗣

祖。 

至今「曹溪法寶壇經原本」完好現在。明代成化七年辛卯（1471

年）重刻于曹溪。有禦制序。萬曆元年癸酉（1573 年）李見羅先生載

刻有序。萬曆四十四年丙辰（1616 年）本師憨祖從曹溪至匡廬。複刻

於法雲寺。至今匡山誦習。悉遵曹溪原本。不行宗寶改本。何得妄稱

當時板已漫滅。至煩訛略增詳。且不稱校而稱編。妄筆意造。抑何擅

也。無乃蔑視無上法寶。僅作語言文字觀乎。佛祖慧命。不離語言文

字。不即語言文字。必使一句一字無訛。庶幾無字無句得證。如楞嚴

一經破臂西來江心洗出惟字血淨盡無訛故破句讀時可悟。壇經為曹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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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滴。此方大宗。自非改本魔翳盡除。安得原文祖日重朗。止菴遐道

人相與研山休夏。殫七日心力。為之字櫛句比。憑籍天臺正諦。討論

曹溪嫡傳。義例方成。而?轢參道人適至。以骨髓兒孫。得見祖禰完

璧正印。不勝欽喜讚歎。遂與道一主人商略推敲。竟席卒業。隨屬侍

間學人莊臨之錄槁。爰付剞劂。圓就不朽勝因。的是一夕團圝話。千

秋莫大緣。此順治壬辰（順治九年，1652）六月十二日事也。 

因念禮記一經中。中庸第三十一。大學第四十二。大學即中庸下

篇。次序畫然。現出監板十三經最易考據。妄為宋儒割裂顛倒。致以

大學先中庸。甚且先論語。而文中章句各別。紛紜雜出。自禮記監本

鄭玄古本行世。大學及朱熹今本即程頤外本甚有程灝自定大學別本賈

逵虞松石經本。即兩程已自角立。諸家從何會通。儒道反始還原。必

遵開成鄭本。已定入見聖編行世。不復更竄一句一字矣。至如壇經諸

本殽訛。甚有節文妄作。而坊冊流通。關係尤大。反始還原。必遵曹

溪原本。始可息群啄而斬葛藤。道一居士志在會通孔佛門庭。歸併宗

教脈絡。即中庸直指大學決疑。先後較然。其義並得本師憨祖啟發。

況今曹溪肉身相對。覿面親炙盧祖者。而可不流傳其匡山定本。俾佛

祖宗教梵語唐言統歸一貫乎。藉手年譜疏竟。重了大事因緣。眼前隻

字不移。究竟言語道斷。無負發真歸元虛空消隕之義云爾。 

曹溪受法弟子福征譚貞默槃談謹識。 

 

（6c）讀壇經原本頌 

嚴大參撰 

     

吾禾西池道人，胸藏二酉，教通三乘。掃菴道人手著萬牒，旨歸

道一。不肖參，笥無片楮，腹無隻字。掃道人為曹溪肉身憨祖法子，

參忝曹溪大鑒聞孫，乃憨祖年譜、壇經原本俱從西池藏中傳佈。掃道

人手疏年譜，訂正壇經，悉付剞劂，流通薄海內外。參惟得而誦讀之，

不能如兩道人興波作浪於曹源活水中，克家之謂何。愧怍忻忭，爰申

讚頌云： 

    西祖單傳意，墜在曹溪水。浸殺天下人，偷心誰不死。 

愧余六十三，未解啟口齒。偶過著作堂，得遇西池氏。 

罪彼宗寶僧，示我常白紙。古本及時冊，一一都披視。 

朱紫久混淆，異同難定止。眾目相諦觀，十手來共指。 

千年陳葛滕，今日重新起。曹水與憨山，肉身無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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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譜與壇經，面目恰相似。譜喜手疏成，經訛正當剞。 

四謗顯其非，增減奪一是。黑豆末生芽，二者從何擬。 

好個真消息，古今無異旨。直下絕淆訛，不須翹足竢。 

翻怪老臊鬍，無事中生事。頭正兼尾正，僧史耀青史。 

順治壬辰季夏曹溪法孫｛車度｝轢道人嚴大參合十題 

 

（7）重刻法寶壇經凡例 

清代真樸（1676） 

 

一、法寶壇經之名乃大師自命之題，非後人尊稱曰經也。以大師將入

滅時，門人法海問曰：和尚入滅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

梵寺說法以至于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

相傳授，度諸羣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然大師得法弟子雖多；

此經因法海請問，故編集之名唯海獨擅，諸人無預，故略等字。 

一、翻經之法，多用潤色語，以西域語勢，與此方相懸，且又多倒，

故必潤色方合此方之機。若壇經則編者不必潤文，只是六祖本色

語最妙。今觀此經刻者甚夥，於中多叅已見而潤色之，返失其真。

且若初品乃是大師最初出世，對衆自序行腳始末來源，每於自稱

處必曰惠能，蓋謙辭也。後人不知，去其惠字，但言能曰，如此

則是作文者之稱，全失其旨矣，今從舊本改正。 

一、此經元無品目，乃集者以類相從，分為十品，即其所立名，亦就

經義。舊本般若第二，新刻沒在初品；其新刻法門對示品第九，

乃行舊刻付囑品第十中開出及詳法門對示品中，正是付囑之法，

使諸弟子依教奉行者不必離之，故今從舊本。 

一、得法弟子志誠、志徹、神會皆在付囑之列，而前所編得法之人，

則以此三人揭於頓漸品中，不預悟道機緣。蓋誠因稟秀命竊法於

曹溪，徹因北宗門人使為南來之刺客，此二人者因邪打正，竟受

大師之法化，以此獨標其品。一則以彰大師慈忍三昧之力，二則

以見法化機緣，以顯正法之利。有如此者亦僧史董狐之筆也。至

若神會禪師，即為荷澤，乃襄陽人，童真出家，可謂正信，自來

叅禮，可謂正見，及初見之頓，大師即問：還將得本來否？會曰：

以無住為本，見即是生。觀此語可謂上智利根，夙具般若緣者，

況生平未登北宗之門，且傳末云：大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

頓教，是乃曹溪的骨子，何得列於誠徹之後，而墮闡提之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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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乃編者無謂而後人竟無察識者，今特改正，提向機緣品中，列

於智隍之後。蓋曹溪之道，由南嶽青原振其綱，大闡於荊楚，而

永嘉播於吳越，智隍擅於河北，會乃重於京洛，與秀並驅，由此

西來之道大被寰中矣！是三師者，大有功於曹溪，故特表而出

之。 

一、經置十品，非大師所設，蓋結集者以類相從，其舊本立名頗符經

旨，但失於野，于義欠馴。今依義命名，次第沿緣，貴在一貫，

故略為更訂，增其品字，如經之式，猶為鄭重，十品之目具列于

左：自序品第一、般若品第二、決疑品第三定慧品第四、妙行品

第五、懺悔品第六、機緣品第七、頓漸品第八、護法品第九、付

囑品第十。夫大法將興必有由致，如升堂得序，入室可臻，故置

序品第一。既得其序必入其奧，般若玄旨，道之奧歟，故次之以

般若。般若性德本具無虧，但明昧分岐，中道難致，匪憑決擇誤

墮邪途，故次之以決疑。疑情既決，自性圓明，靜亂齊平，止觀

雙運，故次之以定慧。定慧均等，理事圓融，動靜不移，方為大

定，故次之以妙行。妙行內秘，理障未除，夙習現流事障難遣，

二障現前，果難克證，故次之以懺悔。因懺入實，達罪性空，空

性圓明，當下解脫，得解脫者，方名真僧，故次之以機緣。機緣

偶合，全在夙根，根有利鈍，故悟有易難，故次之以頓漸。頓漸

既分，道修在已，施功不易，弘之在人，上賴王臣為法外護故次

之以護法護法得人付授當器續燄傳燈流芳終古故以付囑終焉。 

（見《六祖壇經諸本集成》，柳田聖山編，236 頁） 


